
“开心麻花” 团队的电影 《温暖
的抱抱》 上映近两周， 票房将近7?
元， 但整体豆瓣评分仅有5.6， 被视
为 “赢了票房， 输了口碑”， 还有声音
说， 该片预测票房10?， 其中 “8.5

?是沈腾的”。 这些说法背后的逻辑
非常清晰， 即观众更看重的是喜剧明
星沈腾及其 “开心麻花” 的品牌， 而
非 《温暖的抱抱》 这一电影故事。

“开心麻花” 虽然只是一家公司
的名字 ， 但显然 ， 从2003年首创
“贺岁舞台剧” 《想吃麻花现给你拧》

开始， 尤其至2012年向影视行业拓
展之后， “开心麻花” 已经成了中国
影视界一个鲜明的喜剧IP。 2015年
国庆档， “开心麻花” 从相对小众的
舞台剧转向大众化的院线电影 ， 以
《夏洛特烦恼》 为 “黑马”， 成功破壁
出圈， 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喜剧生产
商。 以沈腾为代表的一干喜剧演员，

都成了 “票房担当 ” 。 不过 ， 这种
“担当” 自2018年 《西虹市首富》 开
始就遭质疑 “票房与口碑呈反比 ”。

为什么一个诞生之初富有激情的团
队， 会进入一种成就了演员而失去了
内涵的怪圈？ “开心麻花” 到底为中
国文艺娱乐行业带来了什么变化？

发端：

一种后现代的
反讽结构

如果把 “开心麻花 ” 作为一个
喜剧品牌 ， 它的诞生颇有戏剧性 。

以其创始大股东张晨的经历而言 ，

这一戏剧性可以分成翻转的三阶段：

阶段一 ， 张晨毕业于北京建筑大学
城市建筑专业 ， 分配至大型企业后
的第一天就因为 “不自由 ” 而决定
不上班 ， 被单位退回学校后 ， 他选
择了自主创业———把 “大型企业 ”

理解成现代社会的体制象征 ， 这一
经历便是对其构成的反讽； 阶段二，

张晨下海开了建筑设计公司 ， 挣了
钱 ， 便 与 两 个 朋 友 一 起 捣 鼓 影
视———把 “开公司 ” 理解成现代社
会的商业象征 ， 这一经历也是一种
反讽 ； 阶段三 ， 张晨买了小说的影
视改编权， 编好剧本 ， 准备2003年
夏天开机 ， 可是 “非典 ” 来了 ， 这

一影视计划黄了———把 “拍电视剧”

理解成现代社会的艺术象征 ， 这一
经历同样可以理解成是反讽。

在这一连串的反复冲突之间，一
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舞台喜剧就诞生
了：《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在这部话剧
里，“麻花”是魔鬼（谢娜饰演）的名字，

她多次出现， 以不同的面貌实现着人
世间一位碌碌无为之辈 （何炅饰演的
王东）的不同梦想。 说是“梦想”，其实
不过是俗人的一些欲望： 有钱、 有粉
丝、身体健壮、有文化、有权力……而
“麻花”时而充满媚惑，时而化为村姑，

时而变为流行巨星，时而又成了保姆。

她为了得到王东的灵魂， 不断满足他
的欲望。 而王东每一次欲望得到实现
又幻灭之后， 都以歇斯底里地厉声惨
叫“我想……”做结，其反讽人性的欲
望与消费主义的强烈刺激， 可以说正
好切中了21世纪初的社会情感结构。

“开心麻花”一炮走红，张晨去注册
公司，便想以“麻花”为商号。 可工商局
不允许以食品为商标，就要求他加几个
字，这样才有了“开心麻花”。就此而言，

“开心麻花” 仍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
的一种反讽。有朋友说，这名字太土了。

张晨说，“歹名好养活，叫叫也就顺了。”

而这一顺，便使其本意走了样。

转变：

一群轻喜剧的
流量明星

在工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时
代， 中国影视行业最突出的特征是明
星制。 故事和剧本仍以传统手工作坊
的形式得到生产， 而消费一端的变化
已经气象万千。 从2012年春晚小品
《今天的幸福》开始，“开心麻花”以沈
腾、马丽为代表，从小众的舞台剧行业
一跃进入大众眼帘， 变成了微博上的

大红人。而《夏洛特烦恼》更是诞生于社
交媒体高度发达的2015年。 “开心麻
花”与上一代以主持为特长的流量明星
谢娜、何炅失去了形象上的关联，开始
变成捧红纯喜剧演员的新“麻花”。

这代“麻花”甫一出道，叙事上走
的仍是反讽路线 ，魔鬼 “麻花 ”的形
象，在系列电影中一直时隐时现。 但
是 ，从 《夏洛特烦恼 》开始 ，沈腾与马
丽就被标榜为 “开心麻花 ”的当家明
星 ；而在其中参演的艾伦 、常远身上
也离不开“麻花”的标签。 “麻花”开始
从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艺术风格或个
人气质，转变成了一群演（职）员的集
体称谓。 今天，说起“开心麻花”，观众
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几张笑星的脸，

而非某种反讽意味的叙事 ， 以至于
《一念天堂 》《跳舞吧大象 》《人间·喜
剧 》这些出品公司里并没有 “开心麻
花”身影的电影，也会被列为“开心麻
花”系列。 而这几张笑星的脸，关联着
的电影从 《羞羞的铁拳 》开始就愈发
显现出“轻薄”姿态。

喜剧当然需要搞笑， 但笑意能给
观众留下何种意味深长的思考， 才是
判断其艺术价值的标准。 世界电影史
上的喜剧， 如 《美丽人生》《闻香识女
人》等均堪称“厚重”之作；即便是以歌
舞闹腾著称的印度电影，如《三傻大闹
宝莱坞》《偶滴神啊》 也都在搞笑背后
注入了深意。深意不是煽情，也不止是
“笑着笑着就哭了”， 而是带有某种价
值观诉求的情感和精神共鸣， 它需要
有相对明确的整体目标， 以及围绕这
一目标而进行的剧本创作。 可是，在
“开心麻花”系列中，以《西虹市首富》

为起点，每年两三部地密集上映电影，

除了过度消费“沈腾”个人的符号价值
外， 几乎没有在这个整体目标上做任
何深挖与拓展。 沈腾本人也是啥都可
以演，并不像卓别林、憨豆先生一般对
自己有明确的意义定位。

期待：

能否造就中国当
代喜剧生产范式

之所以“麻花”会变成若干演员的代名
词， 就是因为明星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的生产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 “变成明星”

是来钱最快捷、最香甜的商业模式。相比之
下，“原创之苦”就显得很没有必要。 可是，

如果 “开心麻花” 还记得最初的魔鬼 “麻
花”，他们就一定不会忘记，作为欲望化身
的“麻花”在话剧中第一次出现时，就解释
了“麻花”的意义：麻花“好甜好甜”，它是欲
望被满足时的感受。 可是， 欲望并不会终
止，麻花吃多了便难免患上“三高”的风险。

什么来钱多、来钱快就拍什么，只要
牢牢把握住观众爱搞笑的“刚需”和喜剧
电影由此获得的广大市场 ， 就不愁票
房———如果“麻花”最终只是变成这种“企
业”，那么不用说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连
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也难言充足，只关切
票房规模了。 于是，“麻花”成了对“麻花”

自身的反讽。

《温暖的抱抱》就是例证。 它讲述的
是一个关于 “原创之王 ”的故事 ，可其故
事本身却来源于对韩国电影《计划男》的
翻拍 ，其中手表 、肥肠 、渣男 、迟到 、失
眠、 音乐赛……无不是韩国电影的 “原
创”。 更遑论，这种翻拍的叙事还建立在
一个低级错误的基础上， 那就是人类婴
儿出生一年之后才能蹒跚学步 ，这世上
哪儿有不被抱起即能养大的娃 ？

“开心麻花”是当代中国难得的喜剧IP。

可是，当“IP”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一般紧跟
其后的就是“流量”，以至于创作者都认为只
要有流量（票房）就是IP。 其实，这只是侧重
消费端的理解，“IP”更应该是一种生产能力
的体现。 它是从生产端不断创生出新文本
的“原点”，这一原点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
设定并为之提供新的人才和物料。 我期望
“麻花”最终能够造就这样一种喜剧生产范
式， 它以讲好有意蕴的系列故事为目标，而
非培养出一个明星就匆忙消费其人设。 毕
竟，明星只是故事的副产品，文艺生产的
本质不该是娱乐，而是丰富我们对世界的
理解。

（作者为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
学系副教授）

IP 更应该是生产能力的体
现 ， 是从生产端不断创生出新
文本的 “原点”

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过10亿元

“开心”有了，“麻花”却越来越拧巴

林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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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烊千玺的疼痛里升腾出抚慰人心的力量
程波

《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韩延导演

“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是还

在筹拍中的脑瘫患者题材的《天竺公

园》），与前作《滚蛋吧！ 肿瘤君》根据

有真实原型的自传性漫画改编不同

的是 ，这朵 “小红花 ”纯然来源于虚

构，似乎要更“好哭”一些。“生命三部

曲”都关注疾病人群，生命之光通过

疾病的折射， 如同经过了透镜的扭

曲、聚焦和成像，从一种乍一听不愿

触碰的疼痛里，最终升腾出了对人心

净化和抚慰的力量，在一种新鲜的边

缘性里放大出普遍的共鸣感。

“小红花”电影票房和口碑都不

错，还引起了广泛讨论，颇有“破圈”

意味。 究其原因，题材选择和主题开

掘策略是一个前提。青春爱情和血缘

亲情这些相对常规的题材在疾病伤

痛这一透镜的折射下，散发出别样的

光泽：生死别离很重，青春有时也很

残酷，但从消沉到积极的人生态度转

变， 让疾病成为了生命可以承受之

重 ，进而升华出 “活出自我 、抗争宿

命”的主题。

韦一航、马小远两个人物“不打

不相识”，彼此温暖的青春成长、相互

吐哺的爱情激励构成了影片的核心

故事线。 “另类”青春的内敛与张扬，

爱情的发生发展、死亡给爱情带来的

悲剧性，又让这条故事线呈现出丰富

感和多样性———不是单一的爱情浪

漫剧或青春成长轻喜剧，更不止是疼

痛的残酷青春或爱情悲剧。 应该说，

这条核心故事线并不复杂， 前提是

“疾病”，也经由“疾病”让故事多彩，

甚至还让观众获得了一种选择权与

参与感———悲者哭，喜者笑。

电影采取了充分铺展两个主人

公各自家庭的策略，其对于两个家庭

的呈现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自觉

的。大量具有生活质感和情趣的细节

在父子、母子、父女之间建构出来，特

别是，父母对病患孩子的哺育与孩子

在精神上对父母的反哺，能唤起观众

很大的共鸣。 如果说，男女主人公之

间的故事多少还带有一些 “童话”色

彩的话，那么加上了家庭，现实主义

的气息就浓烈了起来。 不仅如此，电

影情节由主人公的家庭向外做了进

一步的延展，所谓“由己及人”。 假发

店老板、抗癌人物群像、医院中的父

女、乃至一闪而过的更多的“正常人”

都让情节更具有记忆点和话题性：假

发店的那场聚餐、医院门口的那碗落

款是女儿的外卖红烧牛肉面都处理

得真挚感人。 当然，这样的“三层故

事”也会给叙事带来挑战，影片在次

序节奏上不够好， 剪辑也稍显散乱，

原因可能也正在于此。

题材、 主题和情节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 影片在类型元素融合使用、

类型感和作者性的平衡上做了一些

创新。 在《送你一朵小红花》里，观众

能看到 《滚蛋吧！ 肿瘤君》《山楂树》

《抗癌的我》中“向死而生”的爱情悲

喜剧的情节模式，也能看到类似《少

?的你》中的残酷青春元素，相约上

路的公路片段落，抑或《恋空》《情书》

《泪光闪闪》 等日本纯爱片的审美旨

趣，甚至还有《地久天长》这样触及家

庭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厚重感。 在这朵

“小红花”里，爱情浪漫和残酷青春，喜

剧与泪剧并不是简单地拼贴， 而是围

绕“归去来”般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有机

组合在了一起， 共同构成了这朵小红

花的花瓣：“相遇-追逐-别离”“疏离-

融入-独立”互为表里，被疾病戕害的

生命在痛苦和失落中， 经过 “由身入

脑” 的理性和意志的强制性抗争 ，再

“由脑入心 ” 被唤起情感和心灵的力

量， 体验到包裹在离别死亡之下的宁

静平和。

与易烊千玺此前主演的 《少?的

你》相比，《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青春的

残酷性不是来源于校园霸凌这样的

“人祸”，而是更多由 “天灾 ”意味的疾

病造成，残酷的动因是中性的。 同样是

男女主人公在城市中的漫游， 从陌生

隔阂到相互取暖，《少?的你》 有着内

部抱团一致向外的人格化的对抗性 ，

还有着“他人是地狱 ”般的存在困境 ；

而在《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霸凌者 ”

只是非人格的疾病， 观众视野范围内

并无“坏人”，韦一航、马小远的青春所

背负的残酷性并不来源于家庭、学校、

社会，而是命运。 他们与外部世界虽偶

有主观性的迁怒或者客观性的龃龉 ，

但主基调还是和解的， 他们自身最终

也是平和的。

与此匹配，在电影中，疾病这一透

镜，折射生命之光而成“实像”时，采取

的是聚焦的策略，在“身”“脑”“心”之

间形成戏剧张力； 通过幻想等超现实

逻辑，又在成“虚像 ”的时候放大其感

染力，与超越现实病痛的平行世界（比

如那片美丽的湖水）联系在了一起，这

不是消极的自我麻痹或者逃离， 而是

积极的梦想。 在满足观众阅读期待的

同时，作品还进行了有效的人文主题、

空间场景和镜语系统的建构表达 ，具

有“温和”的作者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朵“小红花”又探索了中国当代电影

类型融合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送你一朵小红花》吸引观众还有

一个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演员的出色

表演。 两位父亲一位母亲的塑造不用

多说，自然可信又具有个性，两位青?

演员也给出了超越偶像明星的 “真正

的表演”，演员的表演甚至弥补了影片

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 刘浩存携《一

秒钟》中出色表演的口碑，把马小远的

突出特点和多面性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两部影片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反差也增

添了观众对她的亲近和认同。 易烊千玺

在《少?的你》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

反差也很明显，对人物理解和塑造却很

准确，把疾病少?在社会中的对抗姿态

与自我保护，在家庭中自己房间里的沉

溺，在爱情中的拘谨与释放都表现得让

人印象深刻，多场与父母和马小远的对

手戏，特别是醉酒表白段落，十分出彩。

剃光头（与《少?的你》的互文）、“一羊

迁徙”（谐音梗）路遇印有红花的羊群等

桥段，颇具偶像话题和出圈性。 两位?

轻演员的表演值得获得两朵“小红花”，

对中国当下流量明星应该以及如何成

为好演员具有示范性。

应该说 ， 电影文本的优劣是作

品是否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内因 ， 作

品的宣发乃至更广义的市场传播 ，

特别是文本与语境之间形成的 “场

域结构 ” 也很重要 ， 可谓 “外因 ”。

粉丝票房固然不可忽视 ， 更重要的

是 ， 《送你一朵小红花 》 在当前语

境中 ， 本身似乎也具有了一种 “透

镜折射 ” 功能 ： 一方面 ， 如前所述 ，

优秀的 “疾病电影 ” 具有对观众的

治愈功能 ， 从痛感到快感的转化有

着情感净化作用 。 另一方面 ， 全球

的新冠疫情形势和中国常态化的疫

情防控态势 ， 也在社会潜意识和个

体心理层面形成有关疾病的创伤记

忆 ， 以及战胜疾病的内生动力 。 进

一步说 ， 有关疾病的隐喻是人们追

求美好生活的代偿性阻碍 ， 跨越了

这个阻碍 ， 我们就离家国同构的美

好生活愿景更近了一步。 不知道是不

是正因为此， 这朵 “小红花” 才在如

此特殊的2020?终于过去、 2021?终

于到来的时候， 如此受人待见。

“小红花”，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承

载着人们面对复杂世界时，孩子般的执

拗和单纯，有需要被承认被关注的情感

需求，也有超越了这种功利性的自我激

励自我认同，这种“认真游戏”的“无功

利的功利性”， 很显然是具有审美感染

力的。 生命之光通过疾病这一透镜的折

射，让这朵画在手背的“小红花”可以变

成戴在胸前的“大红花”，或者在更大的

范围内衍生出花团锦簇的模样。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教授）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热片细评

———从电影《温暖的抱抱》“赢了票房输了口碑”说起

荨 《温暖的抱抱》 剧照

▲《送你一朵小红花》海报


